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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气的一颗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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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年用了一些手段。他把韩述外遇的事散布得天下皆知，作
为过错方的韩述在官司里输得一塌糊涂，舆论一面倒地压向他。

最后，韩述所在的公司也辞退了他，他变得一无所有，没有亲人，

没有朋友，没有工作，没有房子，也没有钱。 在这样的情况下，那
个初恋的女友也离开了他，他过得很落魄。 林年想，他终于替赵
旬旬惩罚这个男人了，那么，他们之间是不是会有所不同？

但是，他想错了。赵旬旬迅速地卖了房子，搬家换电话，瞬间
就消失了。 一个月以后，林年才打听到赵旬旬的下落，他出现在
她的面前时，看到的是赵旬旬幸福甜蜜地挽着韩述手臂的模样，

他们一同进了一家超市，过了一会儿，两个人一手一个袋子的出
来，腾出来的手却是十指相扣地紧握在一起。

她的唇微微地上扬着，那种笑容是林年从未见过的。他终于
明白赵旬旬为什么执意地要跟韩述离婚，要让他一无所有，要让
他身败名裂了———只有在他失去所有的时候， 他们才可以重新
开始。 她爱的始终是这个男人，而他林年，不过就是她的一枚棋
子，任由着她的摆布。

远远地，赵旬旬也看到他了，但是她的目光既冷又硬，他想
要上前的步子就停了下来，其实他想问问她，在他们的关系里她
到底有没有喜欢过他。 但他知道，就算他听到了答案，那也只会
显得他更加的愚蠢。

是的， 只有在她的面前， 那个优秀的林大律师才会变得冲
动、愚蠢、笨拙和傻气。 转身的时候，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也许他
也该去找一个人认真地谈一场恋爱了。 （文

/

梅吉图
/

彭翠琳）

我像是一颗棋 进退任由你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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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帮人在酒吧里玩得热闹的时候，有人让赵旬旬说四个人的名字出来算
命，赵旬旬笑着说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唯独没有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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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赵旬旬回去的时候， 林年一
路都在闯红灯， 他把车开得又快又
急，突然之间一脚踩下刹车，扳过她
的脸，狠狠地吻了下去。赵旬旬很配
合， 这样亲密地贴合让他的身体灼
热得像要炸开。

突然，他的心里软了一下。他在
生气， 气赵旬旬明明知道他在生气
却什么都不问。 气她说出的四个男
人的名字里竟然没有他。 明明他们
之间的开始就跟感情无关， 在一场
聚会里认识，并没有太多铺垫，不过
是荷尔蒙在作祟。

林年从来不担心赵旬旬会缠上
他， 因为他们之间恪守着性伴侣的
一切守则，从来不过问对方的私事，

也不会在对方忙碌的时候去打扰。

当身体有需要的时候，只要问一句，

去你那里还是来我这里就
OK

了。

偶尔， 在对方需要带个伴儿去一些
聚会的时候， 他们也会适当地填补

一下， 当然， 赵旬旬会表现得很温
柔，林年会表现得很绅士，这是他们
之间无形的约定。

只是今天， 当赵旬旬说出的四
个人名里都没有林年的时候， 他心
里突然生出了一些类似嫉妒一样的
感觉。 他忍不住想要骂一句，妈的，

什么时候变得这样婆婆妈妈， 什么
时候变成了个痴情的主儿了？

赵旬旬的手机在床头柜上响
起，林年怕吵醒她刚想要挂掉，却被
她一把抢过去。她看了一眼手机，表
情一怔， 立刻裹着床单站起来进到
隔壁房间去听电话了。

而他在这间房间里焦躁、郁闷、

一团乱麻。手机上闪烁的两个字是：

韩述。这个名字林年有印象，有好几
次赵旬旬在梦里呢喃的就是这个名
字。林年没有问过她，他曾经以为这
个人是谁都没有关系， 他们之间不
需要了解得那么彻底。但现在，他就

像一个抓住老婆外遇的丈夫， 有忍
不住上前质问的冲动。

赵旬旬返回房间， 一边换衣服
一边说，你先走吧。她挑了一件烟灰
色带荷叶边的衬衫， 一条黑色的西
装裤，显得身材卓越而挺拔，头发挽
起来的时候， 已经和昨天晚上那个
风情万种的女人大相径庭。

林年的手在空中慢慢地垂下
来，到底还是问了，韩述是谁？ 赵旬
旬古怪地看了他一眼， 轻描淡写地
答道，我丈夫。林年突然间有种被耍
了的感觉，很愤怒。

赵旬旬宛然一笑， 你能帮我打
离婚官司吗？我要让他身败名裂，让
他一无所有。 电光火石间林年忽然
明白了一些， 为什么赵旬旬会跟他
在一起了， 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身
体很有默契， 还因为他是这个城市
很有名气的律师， 他专打那些离婚
官司。

入戏的痴情律师
深陷得无法自拔傻气的一颗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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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年出了一趟差，下飞机的时候给赵旬旬打了个电话，之前
他们从来没有这样突然地联系过， 但他发现自己在出差的几天
里竟然很想念她。 赵旬旬的声音很冷淡， 她说合同已经发过去
了，明天再确认吧，然后不由分说地挂了电话。林年愣了一下，他
知道一定是韩述在旁边。

他的心情有些糟糕，他冲动地直奔赵旬旬的家。那时候已经
夜里十点了，他塞了

500

元钱给保安，让他跟自己互换衣服。 保
安莫名其妙，但他一再保证，他只是上去找个人。 保安看他也不
像坏人的样子，就应下了。

他穿上保安的衣服去敲赵旬旬家的门， 她开门见到他的时
候，面上都是慌乱。他大声地说了一句，楼下反映有人高空抛物，

所以来看看，希望不要往楼下扔东西。这个时候在赵旬旬的身后
闪过一个男人，直觉里林年觉得他就是韩述，适中的个子，穿一
件灰色的衬衫，即使同为男人，他也得承认韩述是长得很好看的
那种，这让林年的心里又是一阵酸楚。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
了，在知道赵旬旬有丈夫的时候不是该收回自己的感情吗？就算
他们即将要离婚，但他现在扮演的也不过是一个可耻的角色，何
况，他已经意识到，再这样下去，他会越陷越深。

也许在赵旬旬看来， 跟他在一起， 他不过是免费的健身单
车。 可悲的是，他入戏了，而她却冷眼旁观着这一切。

深陷得无法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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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下了赵旬旬的离婚官司， 不仅因为赵旬旬， 也为了自
己。 他要全胜地赢了那个男人！ 为此，他推了很多官司。

赵旬旬和韩述结婚三年，韩述一年前有了外遇，那个女人是
他的初恋情人，他们很认真地恋爱了。 不过，令人想不通的是韩
述一直想要离婚，甚至搬了出去，不同意离婚的却是赵旬旬。 现
在赵旬旬要求离婚，但条件是韩述必须净身出户，因为财产的分
割他们一直僵持不下。

因为官司的事，赵旬旬找他的次数多了起来。有时候她来他
的办公室，他会把办公室的门一关，然后紧紧地缠住她。 他找很
多借口与她见面，其实只不过是为了见她一面。他知道她喜欢吃
苏州的糕点，专门托人买来给她。 与她经过一家商店，她只要瞄
上橱窗里的东西一眼，他立刻就买下来给她。 赵旬旬看出来了，

她为难地说，林年，你不要对我这么好，我们……

林年打断她的话，他知道她想说什么，他们只是寂寞时候的
一种消遣，她只是希望他打赢她的官司，他们之间的关系仅此而
已。

夜里，他把车停在她家楼下，他抽烟抽得厉害，月光洒下来
的时候， 他觉得心里灰暗极了， 他是什么时候爱上这个女人的
呢？ 他一直不知道，在他知道的时候，却来不及抽身了。

他真是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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